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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聚焦文学新力量 离上一次总结自己的创作已经差不多两年时间
了，那时还很文艺腔地说：“但愿自己能够写出生命
里的暗与光，又写出那况味的热与凉”——因为实在
喜欢《桃花扇》里两句唱词“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
一阵冰凉”。然而两年之后我再和人聊写作，只敢老
老实实地说：“如果别人说我这样写古怪、不如以前
或者比以前更好，我都只能说没办法，现在的阶段就
是这样。”——不是不知道自己这样说非常赖皮，可
时常连自己也不能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得这样
写、那个故事非要那样结局，好比台下看客明知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镜花水月终为虚幻，台上戏子却早已
戏假情真魂不附体身不由己。

关于写作这回事，每位写作者的各时期观感都
各不同。但这一刻，我想把写作生涯比作一条河
流——当然这个譬喻大概并不新鲜。

作为一个资深驴友，我曾经背包旅行去过很多
地方，也有幸见过很多有名无名的大河小河——河
流也许是这个广袤无边的世界上最意味深长的一种
物理存在，从冰天雪地极境高寒之处蜿蜒而来，流经
无数城市、乡村、草原、森林，穿越丘陵与国境线，最
终消失在某个波涛澎湃的入海口或者宁静如死的沙
漠腹地。通常来说，它们的模样都很美，高低成瀑，低回作吟，春水碧波
满江，夕阳倒映如画。但河流并非永远波澜壮阔，有时候看上去只不过
是一条涓涓小溪，还有些季节则是全然干涸的河床，直到下一场大雨的
浸润或者山洪到来，才会重新波光粼粼，注满生机。

有些意象长久在心底作祟，不写出来好像坐立难安，大概真正的写
作就缘起于此，就像春雪必定融化、雨水必定落下、河水必定东流一样
势不可挡，绝非个人有一天突然想要当一个作家就可以启动开关，其成
就更绝非主观意愿想要写得精致、完美、富有艺术性就能够决定。

写作的人都是天生怯懦却永远渴望把一切说出的人。
不过如此而已。
然而灵感到来缓慢，如同汛期一般看似有规律可循实则常不可预

测。一旦到来，干涸已久的河床注满河水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流淌
总是不动声色的，生活在周围的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河床土壤重新充满
水分孕育的勃勃生机。然而过了几天，水流渐渐从小到大，河水的走向
初见端倪，并且从此持续、长久地向海洋奔去。在这漫长曲折的过程
中，一个故事渐得以无中生有极尽艰难地诞生。

另外一些更好的时候，头脑中的奇思妙想则汪洋恣肆，像海水一样
应有尽有，汩汩无穷。这时惟一需要做的就是极力克制夜以继日的创
作欲，尽可能地将之约束在河道中间，怕只怕一鼓作气，复而衰竭，难以
为继；更害怕写得太快了，来不及反复思量就误入歧途。有多少次的小
说开头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设想过于宏大，开篇过于奇诡，而经验、体
力、其他准备渐渐不支，变成一条最终不复存在的河流，没能奔腾到海
就渴死在了沙漠里。有时也可能由于河流改道的方向性错误，有时则
因为阶段性降水不足。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有，世界上曾经可能存在一
百万条河流，而最终为人所熟知的大江大河却不到百分之一。

能够最终奔流到海的河水是有福的。能够尽善尽美地讲述出一个
心中故事的写作者也是有福的。河水沿途滋养村庄，故事流传滋养灵
魂，这是同样一类在漫长光阴里可以永生也可能速朽的物事。每一年，
雪山融冰都会沿着无数条轨迹流下，但并不是每一条轨迹都最终有幸
变成了一条有始有终的河流。写作者自然无法决定自己创作之于读者
的影响，惟一能做的，只不过是始终如驾驭一匹奔马一般驾驭思路，管
理一段河水一般勤于疏通，开篇纵横捭阖一鸣惊人固然最好，更重要的
却是厚积薄发、不弃涓滴、持之以恒而得以善终。

作为一个资格尚浅的写作者，我早已放弃开篇即传世的妄念，惟一
的梦想，就是每一次开拔，都能够缓缓向东，东流到海。在这个充满了
喧嚣和诱惑的世界上，有太多可以让一条河流改道的理由。而即使干
涸有时，断流有时，涓滴有时，盛大有时，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想贪心经
过所有起承转合的沿途风光，并咬牙度过每一个写不出来一个字的艰
难夜晚。

河水不能回头，芸芸众生只能在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中寻找无规律
之规律，艺术工作者则需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当时当世的浮世绘。不但
我认了命，而且也试图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认命，认命的同时当然不代表
毫不反抗。他们只是用一种更强大的方式面对一切终将过去的虚无。

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小说人物都是写作者内心的部分映射。比如
《第八日》里的顾采采，或者《录音笔记》里的曾小月。但是这些过分懦
弱的人物都已是河水流经之地的往日形象了，现在的我却倾向于喜爱
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主人公们，比如《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
去死》里的宋笑。这些平淡无奇的小人物就像《堂吉诃德》里的风车斗
士一样可笑可悯，像《项塔兰》里的林一样即便沦为囚徒也并非绝无机
会成为英雄，“虽千万人吾往矣”，勇往直前，不必追究这悲剧命运早已
在前方不远处，最好到死都不要自知。惟有如此才是真正来过，活过，
爱过。

也许我终于从青春期的漫长感伤走出，变得随波逐流了也未可
知。但是我喜欢自己这变化，这让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在日复一日
的河水流淌中拒不干涸，抗争到底，并且可以永远年轻下去——在自己
讲述的故事里。

“80后”女作家文珍的写作从个人出发，由一己的爱恋
悲欢、浅吟低唱或者内心的风暴生发开来，渐渐辐射至更
为广阔的社会与时代。十余年来，文珍从一个“小资文艺
女青年”成长为女作家的历程，或可借用茅盾《蚀》三部曲
的命名来概括：幻灭——动摇——追求。

从幻灭开始

正如文珍的第一部小说集的书名 《十一味爱》 所昭
示的，爱情一度构成了文珍的“世界观”，构成了她认识
世界、思考人生的一种重要的角度和方式。以形而下之
视觉、嗅觉与味觉写形而上之爱情，是作者惯用的象征
手法。在她早先的三篇直接以食物命名的小说中，这种
倾向更是明显：《色拉酱》——丰盛之爱；《关于我所爱
吃的花生》——隐秘之爱；《果子酱》——甜腻的俗世之
爱。这三篇小说均为文珍在攻读北大创作学硕士学位时
期的“习作”，有着浓重的“文艺腔”，也散发着强烈的
文珍式文学气息。

文珍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她
操练着文字的炼金术，遣词造句仿若古人吟诗炼字，推之
敲之，雕之琢之，文字被打磨得通体透亮、温润如玉，极雅
致，极细腻，确实才气逼人、诗情洋溢；而她的叙事腔调高
度内敛，叙事空间又极封闭，全是内心的意识流动，似叹
息，如呓语。

《果子酱》堪称文珍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她赢得了最
初的荣耀，获得北京大学首届“王默人小说奖”第一名。小
说几乎不是靠情节，而是靠细节和情绪的叠加和发酵完成
叙事的。来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舞者萨拉背井离乡来
到广州的一个酒吧表演费兰明高舞，爱上了在同一酒吧谋
生的同乡、贝斯手鲁斯特。这段爱何其浓烈，却又何其隐
忍，不曾言明又不言自明。这爱完全是不及物的，与日常
生活无关，只化作生命之舞、灵魂之舞。萨拉的爱犹如一
场内心的风暴，乍起骤灭。颠沛流离的命运尚且没有令她
幻灭，错爱的痛苦——鲁斯特大啖果子酱的一个动作却足
以令她幻灭。“她千里迢迢地来了，却料不到遇到的人仍然
是错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她只是觉得很幻灭。”“很幻
灭。”夹杂着叹息声的喃喃自语、浅吟低唱，是彼时作者经
典的叙述语调。

作为一名“80后”的写作者，“幻灭”是文珍笔端常
常出现的两个字。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代人
情感和内心的真实经验。这是一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
烟消云散了”的历史/现实虚无感。文珍认真地呈示了这
个并无兵荒马乱的“太平盛世”里的情感幻灭，以及因
幻灭而生的疼痛，她的幻灭因之不显轻飘，反倒形成了
一种美感和悲剧感。或许可以称她为一名真诚的幻灭书
写者。

动摇：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果子酱》是关于艺术的、关于爱的凌空虚蹈，是作者
以小说形式所作的爱的哲学思辨。在《关于日记的简短故
事》及“外一篇”《关于我所爱吃的花生》中，这种思辨仍在
继续。它们事关灵魂的秘密，以及对这秘密的细心看护。
在文珍高度内敛甚或自闭的叙述里，爱情甚至无需对象，
也与所爱者几无关系；爱是在想象之中，在心灵之上隐秘
孕育、生长，拒绝表演、甚至放弃言语交流，直至内心孕育
成熟的一枚巨大的果实，这隐秘的狂喜仅供独自咀嚼，独
自品尝。

而在文珍稍后创作的《衣柜里来的人》和《气味之城》
中，爱情动摇于想象与现实之间。两篇小说有某种主题上
的延续性：前者写的是准婚状态，而后者则描摹已婚状态。

都市女孩小枚与男友C相恋多年，在面临婚姻的门槛
时犹豫不决，不辞而别只身去了西藏。这是她的第二次西
藏之旅——半年以前，在对未来的规划与男友产生分歧之
后，她也曾出走拉萨，在此结识了一群“拉漂”，并与其中的
一名叫阿七的男子产生了似有若无的感情。西藏与漂泊

沧桑的阿七在她的潜意识中，隐隐成为庸常生活的反面，
吸引她再度寻访。然而，面对阿七的追求，她又退却了，这
一方面是她的道德感使然，另一方面她并不能确认自己是
否真的爱阿七。在与阿七同游纳木措的途中，她得知了阿
七曾因热爱旅行而痛失所爱——那提示着另一种生活的
危险。她也开始想念相隔迢远的男友C，那是一种熟悉而
安稳的日常生活。最终，她放下了阿七，回归到属于她的、
虽时感窒息沉闷，但又割舍不下的生活。《衣柜里来的人》
便是这样一个逃离——回归的故事。作者以反浪漫的方
式，呈现人物内心真实的困惑、动摇、纠结与抉择——关于
什么是“爱”，关于生命的意义何在，关于什么是我们应过
的生活。

《气味之城》的叙事则更为虚化，它又一次显示了文珍
构思意象的才华。两个人的婚姻“围城”，各种气味充斥弥
漫其间，每一种气味都是一段生命的印记，都是“活过”的
证明。在她离家出走之后，他于她留存的气味中感知她的
存在，他凭借对于气味的记忆，追缅过去的好时光；他于气
味的变异中觉悟到爱情的僵死变质，觉悟到自己婚后如何
凝滞于平庸的生活，如何以自己的慵懒疲沓与漠然无视冰
封了另一个鲜活的生命。他懊悔不已，痛哭流涕，他想告
诉她：“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来过。”然而，他们将如何重新来
过？在这个精神全面平庸的时代，激情与梦想早已渐渐远
去，粗粝的生活一天天露出它的利齿，我们要怎么做才能
保持对气味（生命）本身的敏感，免于被吞噬，我想，这也是
作者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地下》则讲述了一段中年情殇，这是文珍的小说中较
具戏剧感的一篇，较为平淡的叙述之下其实暗藏汹涌。

“我”于被囚禁在地下密室的人生绝境中，觉悟到年少的背
叛如何铭心刻骨地伤害了自己的初恋，如何摧毁了他的爱
情乃至一生。而“我”也终将为年少时的任性付出代价，背
负起灵魂的十字架远行。此情可待成追忆，再回头已是百
年身。自此，文珍的小说渐渐地有了沧桑感。

发现时代的“精神内伤”

若以一言蔽之，文珍的小说写的大多是“大城”与“小
爱”。文珍曾生活于深圳和广州这两个大都市，后又定居
北京，都市经验已深刻植根于她体内。文珍写作的一大贡
献，就在于其对都市病和边缘弱势人群的观察勘探和生动
的文学呈现。在文珍的理解中，“不是只有进城务工人员
才算弱势，有很多有正当职业、收入稳定、但性格相对软弱
的人同样属于弱势”。通过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
文珍探讨了当下都市人的生存和精神危机，进而呈现了我
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内伤”。

《第八日》 是文珍的“学位作品”，也是她迄今最好
的小说之一，充分地发挥了她自身的才华。作者以密不
透风的叙事将一个弱者的失败心路展现得跌宕起伏、惊
心动魄。顾采采——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孩儿，一个漂
浮在大都市的小人物，一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她何以
如此，何以至此？只因身处这个凉薄的世界，她还有微
薄的憧憬，还有不多的梦——朋友、爱人，一个独处的
空间以及一个安然的睡眠；而她这些微薄的憧憬与不多
的梦都一一幻灭了，她陷入了绝对的孤独，成为这个运
转不停的大都市里的多余人。在这个硕大无边却又无处
安身的北京，分外敏感内向的顾采采比一般人更深刻地
体会到生命的绝境，而事实上，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成
功或是失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顾采采，这
是生命永恒的绝境。文珍以她的深刻体察与明锐发见，
写出了她自己的“城市文学”。

《录音笔记》仍聚焦顾采采式的都市边缘人。礼品公
司的接线员曾小月除了拥有一副好嗓子，并无更多资
本，因而无法引起他人关注，既缺乏男人青睐，在公司
地位也很边缘。对于声音的敏感，使她总是能听到身边
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对话，也时常被淹没在电话铃
声、顾客的扯皮和投诉声浪中。曾小月在种种噪声中苦
苦挣扎，终于有一天她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录音笔将

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再放给自己听，以此将自己同她所
不堪忍受的环境隔绝开来，她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
中……这样的情节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一颗多么孤独、
多么卑微的灵魂！进而，这是多么令人窒息、杀人不见
血的生存环境！文珍的批判笔触直指当代人泛滥的“一
腔废话”，以及由此造成的沟通的虚妄与人心的隔膜。

文珍现在居住在北京一个叫安翔路的地方。她的住
所不远处是我们这个伟大盛世的象征——“鸟巢”，而近
处则是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文珍穿行于其间，构思于
其间，便有了 《安翔路情事》。仍然是“情事”，而此次
却将目光从她所熟悉的人群移开，写了一个卖麻辣烫的
姑娘与对门卖灌饼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她有意选
取了 3 个城市空间：鸟巢所代表的硕大无朋的“国际化
大都市”地标，安翔路所代表的都市平民的市井生活以
及圆明园所代表的传统古典的生活理想，人物浮沉于其
间，内心的灵魂纠结撕扯于其间，无法安适。文珍于时
代的大迁徙中体味到“爱”与生命的微末，漂流的人们
无家可归，时代轰隆的快车远远地把“人”甩在后面。
一场现代都市建设中微不足道的拆迁就足以摧毁一份弥
足珍贵的爱情，改写他们的命运轨迹，他们束手就擒、
无能为力，但是他们的痛苦却是无比真切的。文珍写出
了这个惊鸿一瞥的瞬间，写出了人物如浮萍般的命运，
也写出了天长地久的爱情愿景与时代的瞬息万变之间的
巨大悖论与张力。身处这个“加速前进”（昆德拉语） 的
时代中，我们其实多么想要一点安稳。

追求：瞬间与永恒

在今年完成的三篇新作《到Y星去》《我们一定要幸
福》 和 《助理律师奥特曼》 中，文珍进一步展现了她切
近现实的勇气和魄力。《到 Y 星去》 是一则诙谐幽默小
品。都市小白领许先和张爱这对情侣“漂”在京城，面
对不断上涨的房租，收入微薄的他们 6年里搬了 7次家，
终于在一个黑夜又被房东赶出家门，流落到青年旅馆。
深夜，两人面对天花板上的渍迹，展开了他们对于 Y星
球“美好生活”的想象。白日梦很快醒来，天明他们又
要开始一天的生计奔波，要以仅有的一万多元存款寻找
一处尚能落脚的居所。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两人对 Y星球

“美好”生活的向往、描述，有意味的是，连他们自己都
很快感觉到这“美好”的乏味。现实的逼仄限制了一代
青年关于未来或他处生活的想象力，令读者在会心一笑
之余，又生出几多心酸无奈。

《我们一定要幸福》中，几个都市的大龄剩女喊出了
“我们一定要幸福”的宣言。然而，故事里却没一个人真正
幸福。都市男女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受困于自己无法克服
的欲望和现实的种种冲突。小说触及“剩女”与“同
妻”等都市新题材。性取向、宗教信仰、个人隐私等
等，区隔着人群，但这并非关键，关键是当代人与人之
间的互不沟通与不谅解，冷漠、无视乃至于歧视，最终
彼此倾轧，互相摧毁。

《助理律师奥特曼》中，在律师所当了7年助理律师的
“普通青年”宋笑，因为种种屈辱、憋闷，在一个暴雨天准备
自我终结，却在营救一个四五岁小孩乐乐的过程中，激发
起勇气和能量，成为孩子眼中的英雄“奥特曼”。小说给出
了另外一种结尾：天晴了，被救助的孩子如雨滴般“人间蒸
发”了，宋笑怀疑，是否真的有过一场雨天的救助壮举，但
确凿无疑的是，他借此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文珍为她所
善写的都市边缘弱势者完成了一次英雄般的成长，这种成
长的力量来自何处？是来自沉睡的英雄主义情怀、朴素的
人道主义或是内心善与爱的凝聚爆发？答案似不明晰。
值得肯定的是，文珍在人物由弱转强的瞬间，寄予了她对
于人类永恒价值的思考与追求。

“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
出它的血与肉来”。在不断地克服其“洁癖”——文字的洁
癖、情感的洁癖、道德的洁癖的同时，文珍的文学也在不断
通往一个更真实，或许也更残酷的人类世界。

本报讯 日前，《作家文摘》悦读会系列
讲坛之“胡适VS鲁迅——当代如何阅读大师”
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作家文
摘》报社策划并联合九州出版社、北师大风云
论坛共同主办。主讲嘉宾为胡适研究会会长
耿云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作家文摘》报社
总编辑张亚丽。

谈到中国近现代史，鲁迅和胡适是绕不
过去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
的主将，在文学界、学术界都担任过重要角
色。作为同时代人，他们后来走上了完全不
同的道路。他们留下的大量作品，于当今社
会仍有颇多启示。关于胡适、鲁迅同时代却
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耿云志认为，胡适提倡

的是和平改革，认为新制度只有一步步改革
之后才能建立；而鲁迅提倡的则是暴力革命，
这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此外，这同近代留
学日本的多出革命党、留学欧美的多出专家
学者有着某种隐性关联。

而在个性方面，孙郁认为胡适在审美上
有板有眼，相对比较传统，而鲁迅的表达方式
则是“撕裂”汉语，向着未知领域发起挑战。
胡适与鲁迅虽然都是包办婚姻，却在对待婚
姻的态度方面截然不同。对此，耿云志认为，
除了不能违背拉扯大自己的母亲外，胡适认
为婚姻是种契约关系。而鲁迅则是彻底贯彻
个性主义。在孙郁看来，对于长期困扰他们
的婚姻问题，鲁迅、胡适都处理得比较妥当。

（欣 闻）

《作家文摘》悦读会开讲“胡适与鲁迅”

本报讯 2014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假日
经典小剧场将迎来中华传统文化年，陆续推出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品儿童剧。日前，中国
儿艺“2014 中华传统文化年”启航之作——

《口袋里的中国故事》在京建组。该剧由青年
编剧杜薇执笔，廖伟执导。

剧作秉持讲好中华传统文化年经典故事
的原则，向传统文化借故事、借思想，巧妙地把
道理、知识与故事融合到了一起，幸福的熊家
四口借助口袋里的中华小故事解决生活矛盾，
实现了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该剧选取曹冲

称象、司马光砸缸、邻女分光、孔融让梨、路不
拾遗 5 个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用轻松、
自然、幽默、互动等带有时尚现代感的方式创
新演绎，力求打造一部让观众感到有意思、有
智慧、有思考、有感悟的优秀儿童剧。“一部好
的儿童剧要尊重艺术、尊重市场、尊重观众，要
讲孩子听得懂的事，说孩子听得懂的话，这样
的作品才能得到观众的喜爱。”该剧的艺术指
导钟浩说，而这也是该剧所有主创努力的目
标。据悉，该剧将于 12月 21日在假日经典小
剧场首演。 （徐 健）

《口袋里的中国故事》开启

“2014中华传统文化年”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中心和大连出版社共同主
办的“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奖启动。该奖项以“保卫想象
力”为宗旨，鼓励优秀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创作，希望让孩子们在阅读中
快乐健康地成长。评奖将坚持思想

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评选出
有利于培养儿童想象力、富有艺术
魅力、为少儿喜闻乐见，有利于提高
儿童思想品德、文化素质和审美情趣
的优秀作品。除专家评审外，评奖还
特设小读者评审团。此次活动也是
大连出版社幻想儿童文学“十个一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范 得）

“大白鲸世界杯”
幻想儿童文学奖启动 本报讯 11月23日，阿紫诗歌

朗诵会在北京化工大学举行。此次
朗诵会以《生命》为主题，分为“我的
北方”、“花开的声音”、“没有你的异
乡”、“生如胡杨”4个篇章。多位朗
诵艺术家演绎了诗人阿紫近年来创
作的 20 余首诗歌，演出充满对生
命、亲人、家乡的热爱，深深打动了
在场的高校学子。

阿紫的诗歌既凝练简约又厚重

绵长，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她善于以
富有音律的语言描绘生活、表达情
感，给人以心灵的启迪。此次诗歌朗
诵会由共青团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和华人精英艺术沙龙主办。主办方
表示，以这样的方式推动诗歌艺术
走进校园，就是希望用文字和声音
传递正能量，激励同学们勇于面对
困惑，勇于担当和奉献，让生命之花
在奋斗中怒放。 （王 觅）

本报讯 由中共南漳县委宣传部主办的作
家新创作论坛暨“楚韵南漳”金秋笔会日前在湖
北省南漳县举行。作家石英、雷涛、萧立军、朱竞
等作家及当地文学爱好者百余人参加了笔会。

笔会期间，作家们就“作家的责任与中国梦”

的论坛主题各抒己见，并就楚文化与南漳地域文
学创作进行了专题研讨。笔会主办方表示，论坛
和笔会的举办是为了以文学的方式展示南漳悠
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希望作家艺术
家能在南漳获得创作灵感。 （欣 闻）

本报讯 自首次发表作品至今，香港
作家陶然已走过4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近
日，由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会和江苏师范大学主办的“陶然文学创作
40年”学术研讨会在徐州举行，陶然与 30
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研讨会还就陶
然的文学创作、陶然与《香港文学》、陶然
的文学活动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陶然是颇具实力和影响
力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和
文学活动家。陶然 40年持之以恒的文学
创作及其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他对文
学的坚守和对香港文学的情怀，推动了香
港文学事业的发展。其作品中的人性书
写、城市书写、跨地域书写以及多元文体
创作实践，都显示出独特的价值立场和美
学观念。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以“立足
本土，兼顾海外；不问流派，但求高品质”
作为办刊原则和办刊方向，促进了香港文
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之间的交流，推动了华
文文学的发展。

（王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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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紫诗歌朗诵会走进高校

南漳举办新创作论坛及笔会

本报讯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前夕，
由华夏新诗研究会、华语红色诗歌促进会、《新国
风》编辑部、中华国魂编委会共同主办的“蔡诗华
毛泽东颂诗集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殷之光、曾
镇南、石英、石祥、陈飞龙、晨崧、李宏伟、丁慨然、
萧鸣、康桥、绿岛、许庆胜、胡松夏等文学界人士
参加研讨。

有过军旅生涯的湖南诗人蔡诗华，转业到地
方工作后始终坚持诗歌创作，以炙热的情感和滚

烫的诗行表达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追思和崇敬，以
及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认识与思考。他先
后创作了《兵之情·毛泽东和我们》《兵之颂·不落
的太阳毛泽东》《兵之风·走近毛泽东》《兵之种·
民族英雄毛泽东》《兵之心·亲人毛泽东》等10部
诗集。与会者认为，诗人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和
判断，善于以艺术的视角观察和表现生活，作品
兼有现实的灵性和历史的厚重，抒发了对一代伟
人的真挚情感。 （欣 闻）

以滚烫的诗句书写一代伟人


